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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的仕隐冲突
———兼及家世家风

张　喜　洋
（湛江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广东 湛江５２４０４８）

　　摘　要：不了解陶渊明的仕隐冲突就无法理解这个人。文章认为，仕隐冲突是陶渊明思想人格的突出表征。

它在出仕过程中一直纠缠于陶渊明心头，隐居后也没有止息。但若从家世家风角度看，它在陶渊明出仕之前的心

灵中已埋下伏线。文章还讨论了陶渊明出仕的主要动机以及离开仕途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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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即做官，隐即隐居。仕隐冲突，即在做官与隐
居之间抉择。从自叙看，陶渊明（约３６５－４２７）在仕
隐冲突中挣扎了几乎大半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儿呢？

一

先从家世和家庭谈起。

据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可知，

陶渊明之种姓（即民族）是傒族，属于五溪南蛮一支。

傒族在宗教上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信奉天师道。

傒族和天师道这两个特点又衍生出了第三个特点，

即对于儒家儒学的独特态度。所谓独特，在陈寅恪
看来，就是凡此族并挟此信仰之人，对儒家儒学并无
特别冲突而持一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认同也不
反对（即“无赞同或反对之问题”［１］２１７）。

综合多种传记可知，陶渊明“曾祖侃，晋大司马”
（沈约《宋书·隐逸传》）。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
（令狐德棻《晋书·隐逸传》）。父亲姓名官职呢？各
传无载。据陶渊明《命子》可知，其祖父性格严肃，为
人内直外方，名声著于朝廷内外，而恩惠远及千里。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２］１１其

父亲（姓名无考，但据北大已故教授王遥先生推测也
做过太守一类官职）性格恬淡止于虚无，做官无特别
兴奋，不做官亦无特别恼怒。“于皇仁考，淡焉虚止；

寄迹风云，寘兹愠喜。”［２］１１母亲是孟嘉的第４位千

金。孟嘉何许人？从渊明《孟府君传》可知，是征西
大将军桓温之幕僚，其秉性“温雅平旷”，“冲默有远
量”，“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翮然远寄，

旁若无人”［２］１２９。官虽不大，俨然一个有操守又坦率

之人。有其父必有其女。在孟嘉影响下，其女（渊明
之母）也肯定不是热衷势利之人。顺便说一下陶孟
两家关系。从渊明自叙看，陶孟是世家姻亲。孟嘉
之妻（渊明外祖母）是陶侃第１０位千金，所以，渊明
母亲不仅是陶侃的孙媳妇，还是其外孙女。搞清楚
这种关系，对了解渊明思想人格之形成，不无意义。

渊明祖父官阶不小，父亲外祖父也很有身份。为什
么沈约《宋书·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乃至渊明
自己竟然无记呢？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三：（１）在魏
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谱系里，上品贵族是北方南下
的那些郡望高的世家（如琅邪王氏、清河崔氏等），而
不是陶侃这种被蔑视为“傒狗”（温峤语）的士族。
（２）士族可凭能力被擢拔但出身并非炫耀对象。（３）

渊明属隐逸者，故他人之相关传记及渊明自叙重点
记述的当是其祖其父恬淡隐逸之出处，而不是其他。

如上家世和家庭对陶渊明思想人格之形成，至
少有如下影响：首先，其曾祖、祖和父都做过太守以
上官员，这多少会刺激少年渊明的出仕愿望。其次，

傒族种姓和天师道信仰对儒家儒学的无可无不可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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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多少也会影响渊明那朦胧的出仕动机，可能使他
更多把谋生或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的渴望而不是把
“君父”利益放在首位。再次，其祖其父由个性带来
的恬淡虚无家风，肯定也会对渊明产生影响，这会使
他（Ａ）即使出仕也不会把做官看得多么重要，（Ｂ）出
仕过程中会时不时地冒出退隐想法。最后，由于其
祖其父去世较早，渊明更多受母亲和外祖父熏染。
母亲外祖父之为人和性格如前已知也都是温雅沉静
洒脱之人，这多少也都会使渊明不把出仕看作最终
目标而把适性率意视为个体人生之最大价值。

由上可见，在陶渊明出仕之前，其仕隐冲突已埋
下伏线。

二

从自叙看，有三个因素多多少少都刺激过渊明
的出仕欲望。其一是如前已知的乃曾祖乃祖乃父之
楷模作用，其二是家贫，其三则是阅读儒书过程中被
鼓荡起来的一种莫名的劲头儿。不管怎么说，青少
年渊明一度曾为出仕做过准备。

乃曾祖乃祖乃父之楷模作用，是一种潜意识鞭
策力量，如前已述，不赘。下面对渊明家贫和阅读儒
书状况做一简单说明。先说家贫。陶渊明不是幸运
儿。他出世时，家道已衰落。其《自祭文》说得很清
楚：“自 余 为 人，逢 运 之 贫，箪 瓢 屡 罄，絺 綌 冬
陈。”［２］１６２这不是矫情。《宋书·陶潜传》说它为“实
录”。可能由于父亲早丧，所以其家益发“耕植不足
以自给”［２］１３５。因此，渊明虽出身士族但破落境况与
上品贵族相比，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次言阅读儒书。由于乃曾祖乃祖乃父都曾是在
籍官员，所以除将天师道作为一种信仰外，青少年渊
明还不得不修读某些儒学经典以备出仕之用。从自
叙可知，他早年与儒学有过密切接触。其《饮酒》（之
十六）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２］６７前句描述
不喜与人交接之性格，后句描述爱好“六经”状况。
尽管如此，我们却无法在渊明爱好“六经”与出仕之
间拉一条等号。因为，从其诗文中，几乎找不到任何
一个例句来支撑这种看法。首先，青少年渊明确实
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猛志”，但它与儒学无关。其
《杂诗》（之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
逸四海，骞翮思远翥。”［２］５５这里提到了高翔远引的
“猛志”，但渊明并未说它是由“六经”激发而来，反而
说它是青年人“无乐自欣豫”情绪引发的。所谓“无
乐自欣豫”如同辛弃疾“少年不知愁滋味”一样，是青
春期一种快乐天性。人一天到晚乐呵呵地，没办法。

既无缘由，也无踪影。《读山海经》（之十）云：“刑天
舞干戚，猛志故常在。”［２］１０３这里也有“猛志”。然而，
（１）它是渊明用来称赞刑天而不是用来自赞的。这
如同看小说赞美某个人物。读者很难腆着脸说，既
然我赞美了某个人物，所以我就是他。（２）《山海经》
不是儒家“六经”。（３）刑天也不是忠君典范相反是
一个反叛者。他被帝断首被迫以乳为目以脐为口并
“舞干戚”，从儒学角度讲，是向帝的挑战，是不忠。
其次，与其说渊明爱好“六经”还不如说他更爱好《论
语》，与其说他关注“六经”还不如说更关注高风亮节
之士的活动及远古与农事活动相关的天候问题。从
所有诗文看，渊明使用《论语》典故比“六经”多得多。
在《论语》中，不是孔丘忠君孝父之言论而是长沮桀
溺之行为更受渊明推崇。其余如《劝农》中对《尚书》
的零星引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
二）对《周易》的零星引用，也都集中在农事活动和天
候问题上而不是“君父”上。

由此可知，认为儒学“六经”鼓动了渊明出仕欲
望之说法，只是一种猜测，具有或然性而不具备必然
性。但也不能说“六经”对青少年渊明未产生任何影
响。从诗文看，渊明不但抒发过对“六经”不被重视
的苦恼，也曾四处行游，做着出仕的梦。如《饮酒》
（之二十）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如何绝世
下，六籍无一亲？”［２］７０《拟古》（之八）云：“少时壮且
历，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２］９１

由上可见，不管是受乃曾祖乃祖乃父出仕行为
模塑也罢，不管是被家贫刺激并为了奉养母亲也罢，
不管是由儒家“六经”暗中激发也罢，反正青少年渊
明最初并未打算一辈子在“击壤自欢”、清静无为和
穷困潦倒的隐居中度过一生。

他有出仕动机，也有出仕能力。一句话，他出仕
了。

三

渊明出仕是失败的，而失败导致了隐居。
如前可知，刺激渊明出仕欲望的第一和第三因

素是无形的和比较虚幻的，唯独第二（即家贫）不一
样。它最为实在。毕竟，衣食住行是一个人乃至一
个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陈寅恪说渊明出仕动机主要
是“禄仕”，我认为很有道理［１］２１７。所谓“禄仕”，即为
禄而仕。禄（钱财）是目的，仕是手段。必须指出，禄
仕并不羞耻。魏晋南北朝，儒家道德仁义已彻底堕
落为既得利益者用来愚民和杀伐篡夺的遮羞布，社
会也混乱到了极点。一切篡乱者皆以道德仁义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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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不仅渊明，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明白所谓道德
仁义是怎么回事。他们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心
底透亮。对普通人来说，衣食住行才是硬道理。由
于是禄仕，所以，渊明不在乎所仕者是谁，而以能获
得“生生所资”之物并养家糊口为前提。从自叙看，
他出仕时间断续约有十多年。《归田园居》（之一）：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２］３５从职务看，他担任
过江州祭酒，在桓玄自领荆、江二州刺史时做过幕
僚，为镇军将军刘裕做过参军，也为建威将军刘敬宣
做过参军，最后做了一段时间彭泽令。渊明出仕有
两个特点：一是全由辟召举荐而非由君授（朝廷任
命）。他做州祭酒也好，做幕僚（含参军）也好，做县
令也好，全是由主其事者（如刺史、将军或家叔太常
虁）辟召或举荐的。二是辟召和举荐者身份很复杂，
尤其桓玄刘裕等，从儒家观念看，均为叛臣或僭主。
渊明君父观念极淡，竟至于无，由此可见一斑。这印
证了陈寅恪关于渊明家世的考据，印证了渊明自叙
关于乃祖乃父“淡焉虚止”的说法，也戳破了南宋以
来某些理学家的穿凿附会。

从踏上仕途的第一天，渊明就被仕隐冲突死死
纠缠。从萧统《陶渊明传》可知，他任州祭酒很短时
间（“少日”）就“自解归”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堪
吏职”，想回家［２］３５。为桓玄做幕僚时，他写过《庚子
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
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及《杂诗四首》等。在这些作品
中，他既表达了行役之苦，更表达了回归田园的渴
望。“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２］１５，“投冠旋旧墟，
不为好爵萦”［２］１６，“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２］１７，
“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２］１８。这些句子中的仕
隐冲突（既在仕途又想归隐）非常强烈。在为镇军和
建威将军做参军时，他写过《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和《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表达了
比前更激切的想法。“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
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２］３２这简直就是“刚离开家
就又想回家了”的一种文雅说法。“一形似有制，素
襟不可易”［２］３２，又把自我肉体被仕宦所拘但隐居素
志不可拘的心理活动袒露得一览无余。从《归去来
兮辞并序》可知，在彭泽令任上，仕隐冲突也没有放
过渊明。“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２］１３５少日，是
多少天呢？渊明解释说８０几天。任县令仅８０几
天，就想回家。可见仕隐冲突多么严重！由此“少
日”亦可知，当年任州祭酒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两
个多月。

为什么人在仕途却不断想归隐？从自叙可知，

有以下几个原因：（１）恬淡本性使然。渊明性好读书
（“诗书敦素好”），喜欢在静静园林独自徘徊享受一
点儿脱俗之宁静（“园林无世情”）。他把这种想法叫
作“真想”（“真想初在襟”），把这种生活叫作“养真”
（“养真衡门下”）。渊明这种本性与黑暗官场和与他
作为最低级官吏的日常生活有天壤之别。（２）解脱
心被形役的苦恼。心被形役，即心灵被肉体所奴役。
所谓“一形似有制”，所谓“形迹拘”，所谓“口腹自
役”，所谓“既自以心为形役”等，都是渊明抒发苦恼
的口头禅。他不想做大官（“不为好爵萦”），只想赚
取一点儿温饱之资。但出仕却意味着自己拿起枷锁
往身上套。（３）捍卫自我尊严。渊明出仕之最高职
务是８０几天县令。它是最小最卑贱的官儿，而幕僚
仅是吏。在以儒家君臣父子理论为基础所建构的古
代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体制（尤其九品中正制）中，
身为士族的县令和幕僚身份是很悲惨的，他时刻都
得付出自我尊严的代价。众所周知，渊明最终归隐
的根本原因就与此相关———“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
里小儿”。尽管“禄仕”也不能不要尊严，这是渊明与
许多仅以禄仕为满足的人的根本区别之一。

由于如上原因，渊明人在仕途心在田园，仕隐冲
突极其激烈，也从未止息。《杂诗八首》（之二）说“日
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
静”［２］５４，《杂诗八首》（之五）又说“荏苒岁月颓，此心
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２］５５，都是由仕隐
冲突所引发的感慨和灰心。当冲突到达极点以致难
以解脱时，他不得不以“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
奔”［２］１３５为理由，自嘲般逃回了田园。“归去来兮，田
园将芜胡不归”［２］１３５是自我庆幸的欢欣，但也是无可
奈何的哀鸣。从《归去来兮辞》中，我们能找到他在
仕隐之间犹豫的许多证据。他一方面对仕途做深刻
反省———“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另一方面
又心有不甘———“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２］１３５表面的
清醒“觉今是而昨非”，却难掩其内心深处的“惆怅”、
“独悲”和“惶惶”。

四

退隐之后，渊明的仕隐冲突是否消失了呢？我
认为，没有。

退隐之初生活好歹过得去时，渊明曾一度欢快
一度沉寂。其明证就是《归田园居五首》。第一首他
对“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
前”［２］３５的日子比较满意，曾深情慨叹：“久在樊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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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洋：论陶渊明的仕隐冲突

里，复得返自然”［２］３５。第二首“白日掩荆扉，虚室绝
尘想”［２］３５，更能说明他已基本平静下来。一旦平
静，他就打算实施《归去来辞》所规划的生活———从
容地农耕、读书和饮酒。从自叙看，他退隐之初似乎
真的品尝过精神与自然契合的乐趣。《读山海经》
（之一）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
颇迴故人车。”［２］９９看，多么舒适！《饮酒》（之五）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２］６３看，多么娴雅！他
似乎真的步入了“欲辩已忘言”的仙境。

但实况并非如此。随着生活步入困境，仕隐冲
突又时时浮现。

对渊明这种没有通过贪腐赚到钱的低级官吏来
说，隐居并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那般闲散，亦非
“乐琴书以消忧”那般诗意。他必须亲自参加农耕。
《归田园居五首》（之三）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２］３６，就是他辛勤劳作的描述。《归田园居五首》
（之二）说“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２］３５，《移居》
（之二）又说“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
衣，言笑无厌时”等［２］４２，就是他与农夫密切接触的
描述。《归田园居》（之二）“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
长”［２］３５，则是与农夫闲聊庄稼长势的描述。与农夫
单纯忧虑收成不同，渊明不时有仕隐冲突冒出。《拟
古》（之九）云：“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
折，根株浮沧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２］９２

有注家从儒家君臣观念出发说此诗是忠晋之作。大
谬！其实它是渊明仕隐冲突的表露。渊明认为，桑

树被摧折浮江面是由于离开了高敞平原，而自己遭
贫穷受磨难则是由于离开了仕途。尽管他用“本不
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表达了既已放弃又何必后悔的
志气，但仕隐冲突之心理痕迹却栩栩如生。渊明时
常被苦闷袭击，亦时常郁郁不乐。在《饮酒·序》中，
他坦承“闲居寡欢”并悲叹“淹留遂无成”［２］６１。《杂
诗八首》（之一）中，他又极度颓唐和极度幻灭，认为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
晨。”［２］５３由仕隐冲突引发的忽悲忽乐情绪一直延
续，直到《感士不遇赋》。赋云：“寓形百年而瞬间已
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
伸而不能已者也。”［２］１５６可见他虽对自己“怒而隐”做
了清算，但仕隐冲突仍未释怀。渊明后半生有时恬
淡静穆，有时又激昂愤慨，都与仕隐冲突相关。

由于火灾蝗灾，渊明生活水准每况愈下。最可
悲的是，宋元嘉３年，时已６２岁的陶渊明由于旧谷
罄尽新谷未熟，竟连续１０天无饭吃而被迫乞食。渊
明本来走不到这一步，因为，他毕竟与普通农夫不
同，是可以重新出仕的。但渊明不可及处，也表现在
这里。他告别仕途后多次陷入贫困多次有入仕之念
也多次被劝入仕，却再没有踏入。从颜延之《陶徵士
诔》可知，大概在晋义熙１２年（４１７）左右，他已经下
定了隐居至死的决心［３］１８４８。“斯滥岂攸志，固穷夙
所归”（《有会而作》）。“宠非己荣，涅岂吾缁”（《自祭
文》）等，就是渊明甘于清贫、永不再仕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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